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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静

快递王国的危与机（中）成也加盟，败也加盟
早年申通和顺丰能够快速崛

起，都受益于“加盟模式”。
聂腾飞意外去世后，接手申通

的陈德军，开创了一种网点承包制
度。快递员向总部缴纳一定的保证
金之后，就可以承包一个网点，这个
区域里面的所有业务和盈亏都归他
自己负责。除了上缴给总部的中转
费、面单费（面单即快递单），剩下的
收益都是自己的。在自成一个小王
国、自己做老板的诱惑下，桐庐的乡
亲们纷纷呼亲唤友，跟着申通推向
全国。徐勇把这种模式称之为农村
出身的老板对“农村土地承包责任
制”的模仿。这既能迅速扩张，又能
减少资金压力、分散风险。
无独有偶。王卫以顺德为起点，

将触角向外延伸之时，也采用了类
似的合作代理方式。哪里有市场，他
就把网络延伸到哪里。每建一个点，
就注册一个新公司，分公司归当地
加盟商所有。一直到 !""!年，顺丰
在全国已经拥有了 #$%多个网点，
但却没有总部，只有一大批广州顺
丰、中山顺丰这样的地方公司。

那个时候快递业务需求旺盛，
市场推广非常好做，配合简单承包
的方式，顺丰开始在全国高速扩张。
到了 &%年代末，国内的快递业务在
顺丰总体收入中的比例已经增加到
了近 '%(。
但加盟的问题，也很快显露出

来。加盟商们各自为政，甚至在货运
中夹带私货，私自延揽业务。

!%%%年以后，王卫开始了一场
“重新定义顺丰”的运动。他决定转
型直营，废除加盟模式。

这是一种砸加盟商饭碗的事，
不配合还是小事，向王卫施加某种
武力威胁，也不会让人意外，所以那
个时候会传出王卫被香港黑社会追
杀的消息。

但王卫这个人，
对于他认准的事情，
有股说一不二的强
硬。!%%!年，顺丰总
部成立。到了 !%%$

年，顺丰终于理顺了
跟加盟商的关系，实
现了完全自营。

面对加盟商的
“诸侯割据”之势，桐
庐帮也不是没有想过
将权力上收。但最终
还是没能实现转型。
“首先是资金压

力。扩张需要资金，但
自营的话需要的自有
资金量很大。其次，如
果改为直营，扩张比较慢，会丢掉市
场份额。所以‘三通一达’和顺丰不
同的选择，来自它们的着眼点不同。
‘三通一达’希望有更多的市场份
额，而顺丰希望对客户有很好的服
务，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加盟模式带来的速度和弊端都

显而易见。暴力拆件、信息泄露等问
题频发。

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
年 #月主要快递企业有效申诉（确
定企业责任的）率表》，申通快递的
有效投诉率是 *%+,)(，相比 !%-.

年 #月上升了 #,(。其中，延误占
到 &+#!(，丢失损毁占到 ##+!$(，
投递服务占到 #%+*!(。圆通快递的
有效投诉率是 #*+%#(，中通快递是
.+&'(，韵达是 .+%'(，这几家都是
加盟模式。而顺丰只有 !+'*(。
今年春节后，快递员纷纷转行

外卖平台，以圆通为代表的快递大

量积压，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做加法，还是做减法？
除了加盟模式，桐庐帮和顺丰

最初在快递业务的定位上也是相
同，都做的是商务快递。但后面它们
面对电商的诱惑，各自做出了不同
的选择。“顺丰重点发展商务市场，
‘三通一达’则是电商市场为主。”徐
勇表示。

熟悉电商行业的人都知道，淘
宝早年能崛起，离不开桐庐帮打通
的“最后一公里”。

此前快递企业以商务件为主，
快递员只跑写字楼。与电商的合作，
给“三通一达”带来了巨大的业务
量，网购件逐渐成为“三通一达”的
主营业务，快递员的身影开始频繁
地出现在小区里。如今来自淘宝的
业务在这四家公司能占到 .%(/

$%(。

桐庐帮对电商是
爱恨交加。
桐庐之所以能够

占据快递行业的半壁
江山，很重要的，是抓
住了电商给它们带来
的机遇。“淘宝兴起
后，桐庐帮把价格降
低，主动进入淘宝市
场。因为当时的网购
市场，对快递价格是
接受不了的，那时是
二三十元左右一个件
（最早快递价格是一
个件五六十元，甚至
-%%多元），后来降到
-%元。”徐勇回忆说。

但电商挟量以令桐庐，逼迫它
们不断竞相降价，却导致“三通一
达”深陷价格战的泥淖。为了抢量，
不降价是等死，降价是找死。

而顺丰面对各种商机的诱惑，
选择了做减法。
五六元的同城低端不做，与四

大 国 际 快 递（012、343、56789、
:;<）重叠的高端不做，只深耕剩下
的中端客户。只做快递，只做小件，
不做重货。
顺丰的特立独行，也跟王卫做

一件事情就要把它做透的风格直接
相关。他认为“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
象的那么简单。可以说，即使是快递
我们都未必做到了百分百的深入程
度，何况其他”。他是以宁可牺牲开
拓市场的速度，也要把精力花在维
护和提升服务上。
为了保持增长速度，跟行业普

遍降价相比，王卫他反其道而行之，

采用了提价的方式。!%%*年之后，
顺丰把年增长幅度压在 ,%=以下，
但同期顺丰 ,""克次日达的价格从
-,元提高到了 !"元。
在很多人看来，提价是一种大

冒险、自杀行为。!"-,年，圆通收入
-!-亿，发送了 *"+*亿件快递，平均
一件不到 '元。而顺丰的平均单价
超过 !$元。
但事实证明，中国已经发展到

了为了优质服务，可以承受更高价
格的阶段。如今对于选择顺丰的人
而言，其统一的制服、人工服务台、
规范统一的报价、人手一个终端扫
码设备等等，都意味着省心二字。
王卫的另一个大冒险，是买飞

机。从商业逻辑看，这又是一个提高
核心竞争力、拉大行业差距的经典
案例。
早在 !""*年，顺丰便在航空运

价大跌之际，凭借包机和租赁客机
腹舱资源的“轻资产”运营方式，在
业内树立起“快”的品牌优势。!""&

年，顺丰成立航空公司，购买了两架
货机，成为第一家拥有自己飞机的
民营快递企业，让异地次日到达成
为现实。截至 !"-,年底，顺丰旗下
已经拥有全货机 ',架，其中自有货
运飞机 *"架。不仅买飞机，顺丰还
自建机场。!"-.年 '月 .日，民航
局正式同意将湖北鄂州燕矶作为顺
丰机场的推荐场址。
圆通快递的创始人喻渭蛟曾经

说过：“没有自己的货机，谈不上真
正的快递。”而他第一次购买飞机，
已经是在顺丰的六年之后。正是航
空运输，加上直营模式、高端定位，
成为顺丰高品质服务的三大保证，
让顺丰从此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 年，顺丰的销售额已经达到
-*"亿人民币，仅次于 8>2，占全国
约 !%=的市场份额，远超“四通一
达”。它拥有 $万名员工，年平均增
长率 ,%=，利润率 *%=。

" !"#$年 #%月 !&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中通快递"'()#

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赖梅松"右二%在一众公司高管的

陪同下现身敲钟!庆祝中通快递在美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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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拎杠铃练身体

一个难忘的深夜，忽然接到了派出所的
电话：外婆去世了！外婆长年居住在曹杨新村
的舅舅家，从小到大，一直到我参加工作以后，
每年春节的常规节目便是由父母带着我们去
枣阳路兰溪路的曹杨四村给外婆舅舅舅妈拜
年，同时和表兄表妹欢聚一堂。母亲姓董，她的
这位三哥比她大了好多岁，还是大清王朝科举
制度的热烈拥护加痴迷者，直到光绪
废除科举了还在朝思暮想考取秀才进
士。据说，他也确曾参与了科考，至于
考试的名次成绩则不甚清楚，唯有留
待以后考证罢。大江东去，秀才梦终究
碎了，建国后他进了国棉二厂当上了
工人。不过，当初父亲将他介绍进厂时
仅为临时工，但他干活很卖力，被军代
表看到了，大为赞赏，一声令下，立即
转正成为正式职工。
外婆的去世令我很伤心。小时候

她时常来我家小住，离去时不免要瞒
着我，因为我老是不愿放她走。总记
得，在午后，一觉醒来时，方才发觉外
婆的悄然离去，每每以号啕大哭为悠
长的离别曲。这一回，外婆真的走了，
永远不再回来了！虽然高寿八十又七，依旧
难以抑制悲痛。

那时候的工人新村，每到傍晚或晚上，
常见三五成群的人在空地上聚集一圈，拎杠
铃玩石锁练身体便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经常有几个牛皮哄哄的邻居爷叔指着
我像搓衣板的上身说笑话，你这种身体是单
料头，风一刮就要倒下去！你看看人家，三角
身体双料头！

笑话重复说多了就不再是笑话，而成了
一把嘲讽的锥子，无时无刻不在刺疼你的
心。于是，在一个八月炎夏的下午，终于痛下
了决心的我，约了两个小伙伴，徒步跋涉去
到了五角场后面的荒野，在一丘丘小山一殷
的废铜烂铁堆里，好不容易找到了两个状似
杠铃片的圆形空心铁块，用事先带去的粗草
绳穿洞而过牢牢捆绑，而后顶着烈日一路将
铁块拖回了家———铁块很重，既拎不动也提
不动，只能是“拖”———像老牛拖破车一样拖
一段路歇上一阵喘上一口气。到家时的狼狈
样儿至今难忘：满头满脸都是尘土铁锈，连

衣服带裤子都在往下滴汗，手臂和背脊被大
太阳加绳索勒烤得火辣辣地痛。

当夜，便土法上马制成了一副杠铃，和
小伙伴们开始了正儿八经的练三角体形。从
那以后，什么大汗淋漓，大汗珠子摔地八瓣，
每一根汗毛挑一颗汗珠等等比喻竟成了家
常便饭，因为不论练推举挺举还是练卧推，
一样的吃力一样的让你大汗直流。

更厉害的是什么呢？我们还常
常剥尽了衣衫，仅穿一条裤衩坐在
火辣辣的大太阳底下，在一方方凳
上走象棋下军棋。从日上三竿晒到
日落西山，一天下来，保证晒得你头
发冒汗浑身冒油，白条条的皮肤从
变红到变黑直至脱皮！而彼时我们
根本不懂科学，树立的流行理念则
是：晒得越黑越健康！这也许就是我
那原本一身“浪里白条”的白晳皮肤
如同秋季换装似地离我而去，不复
回来的原由吧？我们那些工人子弟
的小伙伴人人享受到了同等待遇，
而且乐此不疲。不过，有一个绰号叫
“大头”的邻居，却有一身永远晒不
黑的好皮肤，甚至连一点点泛红都

挨不上边，想想真是不可思议。奇也怪哉！
如此这般练了一两年杠铃，后来磨着父

亲又去到平凉路上的杨浦百货公司花了几块
钱人民币购买了四根弹簧的扩胸器，结果，雄
健的一介武夫三角体形偏偏在我的身上见效
甚微无法显现，根本修练不成，虽然也算是有
了几块不起眼的肌肉，摸上去像煞有介事，实
骨铁硬，但偏偏失望得紧，三角不起来。久而
久之，终于明白，或许，命中注定终究不是此
一道上人。后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
倒文绉绉地去学起了写诗作文。

说来凑巧，一位中学的李同学因兴趣相
投，时有走动。某日，巧遇其兄长归来，他一
听弟弟介绍说我爱看书爱写作文，便向我大
谈特谈诗坛之流派。一会贺敬之、郭小川、艾
青、臧克家、徐志摩，一会郭沫若、田间、萧
三、袁水拍，再后来居然忘我地朗诵起他们
的成名作，让我猜一猜这是谁的作品那是谁
的作者。可怜我一个连文学创作之门在哪儿
都云里雾里一团糟的小屁孩，又怎么弄得清
楚诗坛的 ?@A呢？

玄机无界
达世新

! ! ! ! ! ! ! ! ! ! ! ! ! ! $#历史传奇

老人一见到钟波达便暂停了脚步，抬手
指了指他对身旁的空军大校说：“瞧，这就是
我的女婿！”他的话音中带着浓重的湖北口
音。“他原来也是个当兵的，是海航二师的。”
“噢，那可是支英雄部队。”空军大校接口

道，望着钟波达笑着点点头，算作打招呼。钟
波达觉得他长得挺英俊帅气。
钟波达拉着尤子奇迎上前去。“可惜本人

算不上英雄，没驾机上过天。”“哎，话可不能
这么说，你们记者了不得啊！有句话不是形容
你们，叫没帽子的什么……”大校接过话来：
“叫无冕之王！”“对对，威力大得很咧！”老爷
子下了楼来，没等尤子奇反应过来，已把手伸
到了他的面前，“欢迎你啊，我们的又一位战
地记者！”
陈老将军带着众人来到客厅对面的开放

式小餐厅，这时一阵酒香飘来，原来陈苏红拿
着瓶开启的茅台酒给各位倒酒。陈老将军招
呼大家：“酒菜都是用我的离休金买的！”

大家纷纷举杯：“来，我们给老将军祝
寿！”“再向百岁挺进！”“谢了谢了，我只想过
好每一天。”老将军站起来，举杯在手，“谢谢
你们惦记着我的生日，可你们还记得另外两
个重要生日吗？”一时间没人能答得上来，那
位空军大校脱口说道：“您老说的是不是人民
空军的生日？那是 -&'&年 --月 -日！”
老将军会心地笑了：“好，你说对了一个，

没有它，就没有我们新中国的今天！来，我们
先干了这一杯！祝我们人民空军越飞越强！”
一阵碰杯的叮当声有如金玲响起。陈老

将军又侧转身子：“杨锋啊，你可是空军总部
来的，又是飞行师长出身，答出第一个问题不
算什么，得继续说出第二个答案啊！”
这时，坐在老将军右首的尤子奇把目光

投向了那些照片。陈老将军到底当过飞行员，
眼神还是像鹰隼一样敏锐，含笑问道：“尤记
者，你发现了什么？”尤子奇试探地答道：“有
一句中国老话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想答

案就在其中吧！”
“好！”陈老轻拍桌沿，“说的没错，那其中

一张就是我军的第一架军机，美国的柯赛式飞
机，原来是国民党空军的。”
在茅台酒的沁人芳香中，一段岁月酿制的

历史传奇徐徐展开：
-&*%年红军在鄂豫皖边区缴获了它。那

国民党飞行员龙文光在徐向前总指挥的鼓励
下参加了红军。对于警惕性很高的小赤卫队
员陈锤来说，这事着实令他不放心，白心萝卜
怎么能变成红心呢？于是他常常明里暗里跟
在他旁边，在他擦飞机时帮着端水，还老是询
问这架飞机的里里外外。而龙文光看他长得
虎头虎脑又特爱飞机也挺喜欢他，这样他们
就越谈越多。在这过程中小陈锤慢慢把心头
疙瘩解开了，原来在前几年国共合作的大革
命期间，龙飞行员曾经参加过广州国民政府
的航空学校，还到苏联学习过。
就这样两颗心渐渐地靠在了一起，还一

起在机翼下方各绘了一颗红五角星，这架飞
机很快被边区苏维埃政府命名为“列宁号”，
光荣地成了我军的第一架战机……
“叮咚———”突然响起的门铃声打断了老

将军的讲述，把大家从 )%年前的烽火岁月中
拉了回来。快步进来一位戴方框玳瑁眼镜、着
浅棕色西装的四十多岁男子，这人气质潇洒，
对大家点头致意后，向陈老将军欠了欠身，
“学生给老寿星陈将军祝寿，祝您康健如意，
福如……”“免了免了，快坐下吧。”老将军亲
切地招呼他。
林之风把一个超规格大的蛋糕递给了将

军夫人，“这是我特地让梦韵去凯司令定做
的。”说着，他感到了提到“梦韵”有些不适，
瞥了一眼钟波达，果然，钟波达也正看着他。
他随后在尤子奇旁的空座位上坐了下来。

一杯红酒已由陈苏红放在了他的手边。
“林总啊，你今天怎么比去年来得还晚啊？”

“哎哟，今天上海航天系统有个学术年
会，还办了个博士沙龙。”
“你现在不是当了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了，

怎么航天方面还要把你请去啊？”陈老将军发
问。“嗨，他们不是看中我是国防科大毕业的
吗？又是空气动力学硕士！”他抿了口酒。
“哎，我来晚了打扰啊，你们刚才在聊什么？继
续聊！”


